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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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众日报记者所说的“大主题”，指的就
是 1970年代末肇始于安徽小岗村，其后迅速席卷
大江南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国运的农村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如今，大家熟知的小岗村作为农村改革的发
源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可能很
多人不知道，其实，滨州农村改革起步比小岗村还
要早、改革试验范围还要大。

没有谁天生就是受穷的命，穷则思变，越是穷
的地方，改革求变的欲望就越强烈。作为“老少边
穷”地区、曾经吃了几十年返销粮的滨州地区更是
如此。

那时侯，各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要粮
食。特别是秋后和年底，从上到下就是忙“供应”、
要“供应”。每人每天的定量是0.4公斤，也就是俗
话说的“八大两”。一到打粮食的时候，粮所就挤
破了门。供应的粮食，小麦占不到 10%，其余的是
地瓜干、玉米等。据统计，从 1949—1978年，滨州
人民共吃了返销粮 76.96 亿斤，平均每年 2.57 亿
斤，平均每人每年吃返销粮接近100斤。

在改革开放大幕还没拉起，多地社员还在苦
挨日子的时候，在滨州大地上，多个公社干部群众
冲破政策路线、思维惯性等束缚，以敢为人先、不
计个人得失的气魄和胆识，悄然推行包产到组、包
产到户试验。个别公社、生产队的大胆尝试，是燃
烧在滨州大地上的点点星火，尽管很微弱但很倔
强，火苗风中摇曳，等待春归大地。

1977年，高青县花沟公社个别生产队将土地
包产到户，群众拍手欢迎，在附近村庄引起了轰
动。这在全省是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彼时的高
青县，还属于惠民地区大家庭。

1978年上半年，穷得在全区都“挂上号”的滨
县单寺公社（今滨城区秦皇台乡），在公社书记范
道彭的主持下开始搞“包产到组”试验。

当时，侯南村支书李文旺向范道彭请示：社员
连地也种不上了，种子没有，地也浇不上，能不能
搞个改革试试，地还是集体的，但是按照自愿组合
原则分成小组，大家多劳多得。

时势所迫，不能眼瞅着社员饿肚子，范道彭当
即同意。包产到组后，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
起来了，队长再也不用敲钟催促上工了，每个小组
几户人家，天一亮就悄悄地下地干活了。社员还
是那些社员，但昔日“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没
人干”，“干部回家喝茶水，社员开始纳鞋底”的景
象不见了。

1979年春天，范道彭在公社侯南村和朱家村
又悄悄地开始了“包产到户”试验。包产到户，划
小了经营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社员积极性大涨，
拼命干活，很多人把家里用了多年的土炕扒了当
肥料。“土炕肥力强，跟化肥差不多，施到地里如果
赶上下雨，第二天就能看出苗长了。”范道彭对记
者解释说。

事实证明，热火朝天地“单干”比磨洋工式的
集体劳动，效率要高很多。试点的两个村当年粮
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大丰收点燃了试点村更多人
的热情。1979年秋播，没有了思想顾虑的范道彭
在公社50个大队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

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出的生产力超乎人们
的想象。至 1979年底，全区 80%的核算单位初步
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随着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粮食连年丰产丰收，滨
州彻底告别了吃救济历史。

1985年，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开始来滨州请求
给他们调运粮食。那几年，滨州每年外调4亿—５
亿斤。到1980年代后期，滨州农村甚至出现了“卖
粮难、卖棉难”的问题。

温饱解决之后，如何更好地发展农业、振兴农
村、富余农民，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重中
之重。从1982年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
出台至今，30多年间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就
有 20 个之多。2018 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
兴，描绘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的光明前景。
其间，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
延续了 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滨州从一个吃救济粮的
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供应
大市，成为京津等大城市的粮仓、果园、“菜篮子”，
从 2017年起还向全国输出粮食产业发展的“滨州
模式”。而且，粮食加工产业被列入全市五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以1500亿级为发展目标，努力建设国
家级粮食产业融合循环经济示范区。

滨州农村改革起
步比小岗村还要早、
试验范围还要大

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如果说“大包干”鼓起的是农民的“粮袋子”，
那么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鼓起的则是农民
的“钱袋子”。

1984 年 7 月 7 日，惠民地委、行署召开全区
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要求乡、镇、村、联户和家
庭个人一齐上，发展乡镇企业。由此，惠民地区
掀起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热潮。

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由当时的人
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小队兴办的企业。这些企业
以工业企业为主体，兼顾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
业、饮食服务业等。

1979 年，惠民地委、行署发出《关于认真贯
彻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各个部门下决心改变单一抓农业的做法，走农工

副综合发展的路子。
该通知的贯彻落实，为工副业生产和社队企

业的加速兴起及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
1983年底，社队企业达 2438处，从业人员 55625
人，完成总产值15276万元、利润2472万元，上缴
税金720万元。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基础
差、数量少、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并且受到封闭
型自然经济的影响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经不起商品市场风浪的冲击，只能在各种缝隙中
求生存。

1984年，党中央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
《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充分肯定了
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
战略地位和作用。当年4月，惠民地区社队企业
管理局与行署多种经营办公室合并为地区多种
经营乡镇企业局。这是第一次建立健全了地区
一级乡镇企业管理机构，奠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
组织基础。

同时，乡镇企业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全面实
行了“一包三改”，即：厂长经营承包，改厂长任命
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固定工资制
为合同工资制。

这次改革，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
了乡镇企业发展后劲。惠民地区乡镇企业由此
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新的经济联合体和个体企
业应运而生。乡镇企业的范围扩大为乡（镇）办
企业、村办企业、联户办企业和个体企业四部分。

始建于 1986年的西王集团，就是由一家小
型村办企业发展起来的。随着像西王集团这样
一批骨干企业开始成长起来，他们逐步成为乡镇
企业的中心和支柱。

到 1990 年底，全区乡镇企业发展到 79574
处，从业人员达305648人；完成总产值219267万
元，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 39.44%。乡镇企业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1991年 5月，惠民地委、行署专门召开乡镇
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速发展乡镇企业问

题。各级领导不仅充分认识了乡镇企业的战略
地位，而且从全区“八五”经济发展看到有三个非
常突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镇企业来
解决：农村经济要发展，发展乡镇企业是必由之
路；工业经济要壮大，发展乡镇企业是希望所在；
财政经济要好转，发展乡镇企业是重要保证。

发展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关键的环节
和最现实的出路。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乡镇企
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博兴县寨郝村工农业总产值 1.2亿
元，成为鲁北第一个亿元村。至1995年，全区完
成乡镇企业总产值227亿元，全区已有乡镇企业
产值过亿元的乡镇72个。

1996年7月，地委、行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九五”
期间全区乡镇企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工作
措施，指明了乡镇企业跨世纪发展的方向。特别
是《乡镇企业法》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乡镇企业
的发展。

1998年 4月 13日，地委、行署召开全区个体
私营、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以个体私营经济
为重点、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口号。

至 2000 年底，全区乡镇企业达 14.32 万处；
从业人员 60.98万人；注册资金 22.54亿元；年营
业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 224家，其
中超千万元企业 109家，过亿元企业 17家；专业
乡镇 12个，专业村 355个，地级园区 46个，形成
渔网、渔粉、不锈钢制品、厨房设备、苇帘、化纤、
绳网、地毯、家具、帆布、明胶、丰年虫卵等优势行
业。

随着时代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曾经被
喊得非常响亮的名词，现在确实越来越少被人提
及。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乡镇企业的发
展在推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优
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
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1981年 1月 15日，《人民日报》二版刊发了
一篇题为《责任制治好李长泊的病》的文章。作
者是韩克顺、潘佃俊。标题有意思，内容更有意
味。

全文如下：
李长泊是山东省惠民县梁家公社大霹庄大

队的社员，四十多岁，两口子拉扯着三个孩子。
前几年，队里生产搞得不好，每人每年平均口粮
只有二百来斤。李长泊整日忧愁，郁积成病，晚
上失眠，白天昏昏沉沉。七八年来，生活总是困
难，病情有增无减。

去年生产队实行责任制。队长李相奎到李
长泊家说：“长泊爷爷，你出去干点轻活怎么
样？权当散散心。”李长泊摇摇头：“几年都没干
活，我能干啥？”李相奎耐心劝导：“今年实行责
任制，你在村头地里轰轰鸡还不行吗？”李长泊
答应了。

他拿着马扎，坐在地头上轰鸡护麦子。轻
微的体力劳动，增加了四肢活力。他看到社员
们的冲天干劲和一地地的好苗子，觉得丰收大
有希望，心情舒展多了。春节分配后，队长又动
员他包种了六亩玉米。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他包种的玉米，他女
人包种的棉花都丰收。全家实分现金一千零四
十元。年终分配那一夜，他一家人喜得没合
眼。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领着三个孩子去赶
集，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身衣服，还买了一台收音
机、一辆自行车。如今李长泊心情舒畅，能吃能
睡，他的病果真好了。

6月 26日上午，记者来到该文作者之一、原
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韩克顺的家里，采访他当
年采写此文的前前后后。

了解记者来意后，今年 69岁的韩克顺拿起
因长期使用已有裂口的放大镜，对着原稿复印
件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当年采访时的经历逐
渐清晰起来。

据他介绍，文中提到的“梁家公社大霹庄大
队”，就是现在的石庙镇大霹雳庄，当年是全县
推行生产责任制时的一个典型。1980年秋后，
他去村里采访推行生产责任制相关情况时，听
村里人说有这样一个因为实行生产责任制而

“治”好了“精神病”的社员，出于职业敏感，就顺

便采写了这篇稿件，算是“搂草打兔子”。
因为效益低下，此前生产队年终结算基本

不分现金。当大队分配给了 1040元钱时，李长
泊激动地数了好几遍，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韩克顺登门采访李长泊时，他心情大好，家
里有吃的、有穿的、有花的。不过，虽然生活比
前几年有所改观，但是看到三间土屋以及还没
更换的破桌子烂板凳，韩克顺仍能想见他家当
初的窘状。

稿子写好后，韩克顺誊写了两份，分别寄给
了《农村大众》和《人民日报》。没想到，双双命

中，前者改了一下标题：《特殊药方》，后者沿用
了原标题。这篇400多字的稿子，能从全国各地
大量的通讯员投稿中脱颖而出，登上《人民日
报》的二版，足可见这篇稿子写得有特点，也踩
对了节点。

采访最后，韩克顺总结了一下他写这篇稿
件的主题：“生产责任制威力非常大，不仅能治
穷、致富，还能治病。”后来，大众日报社一位记
者来惠民地区采访时，曾对韩克顺竖起大拇指：
稿子写得有特点、有深度，小故事反映了大主
题。

1981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责任制治好了李长泊的病》

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催生“兴福现象”。

开栏的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革开放大幕就此拉开。2018年是改革

开放40周年。40年来，滨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吃了几十年返销粮的“老少边穷”，已成为粮
丰林茂、赛比江南的黄河三角洲中心名城。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本报特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旧闻新传——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栏目，从当年《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滨州日报》等报纸上的“旧闻”起步，一路追寻滨州40年来不停
追赶超越的铿锵脚步，用“新传”去接续过往的奋斗足迹，去开启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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